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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在春风里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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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皆有花开，而春天最为繁密，所谓“春暖花
开”是也。楼下的杏花、桃花、梨花次第绽放，煊煊赫赫，
妖妖娆娆。这些花开在树上，气势先就占了上风，人来
人往，都仰着脸看。灌木丛中有两株牡丹，却等别的花
谢了，兀然盛开。紫色的花朵大如手掌，姹紫可说是“诧
紫”了，行人路过莫不诧异，咦？这里咋还有恁好看的牡
丹！于是，脚步缓下来，眼神蜜蜂似的在花朵上盘桓。
与树花相较，牡丹开在低处，却以大、奇、艳胜。人会扬
长避短，花也是。人们仰视树上的花，俯视灌木的花，俯
视的同时却也哈下了腰。

多年前我去洛阳旅游，正遇上牡丹花开时节，顺便
就去了牡丹园游览。不过，那时对花漫不经心，一个男
人流连花丛总觉有些矫情，因而，走马观花，匆匆一瞥，
留下的印象犹如海滩上的沙塔，被岁月之水冲刷得稀里
哗啦。近闻邢台柏乡的汉牡丹已到花期，心念一动，遂
和妻子驱车前往。进入园中，只见春色满园、花团锦簇，
竟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歘”的一下，洛阳牡丹的
景象在脑海里复活，两景叠印一处，时光无缝对接。

春天的绿是新绿，水灵灵的娇嫩，流溢着勃郁的生
命气息。绿树环绕着畦畦牡丹，仿佛一个个穿军衣的哨
兵。朵朵牡丹花在青枝绿叶丛中怒放，在春风里妩媚嫣
然，用“姹紫嫣红”形容远不够，还有白的、黄的、绿的、粉
的等，真可谓五彩缤纷，绚烂之极。据说，汉牡丹园有九
大色系，光红色就有火炼金丹、红霞映日、藏枝红、满江
红、卷叶红、曹州红等多种。牡丹花朵硕大丰腴，花瓣层
层叠叠稠密，色彩绮丽烂漫，仪态万方，雍容华贵。这天
并非双休日，却游人如潮，往来不绝，除了观赏拍照，还
有不少人在做直播。

柏乡牡丹不如洛阳、菏泽名气
大，但“汉牡丹”的标识凸显了它的
与众不同。这里有个来历：相传王
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义军蜂起。
刘秀在河北被王郎追杀，四处奔
逃。一日来到北郝村弥陀寺，只见
残垣断壁，竟无处藏身，此时数株牡
丹开得正好，与周遭荒芜颓败格格
不入，兀自娇艳。刘秀情急之下钻
入花丛，牡丹枝叶舒展将其掩盖得
密密实实。刘秀逃过一劫，感念牡
丹救命之恩，题诗曰：“小王避乱过
荒庄，井庙俱无甚凄凉。惟有牡丹

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由此“汉牡丹”得名。对此，民
国版《柏乡县志》谓：“此说虽不可深信，然足证其年代久
远，况至今犹盛乎？每年谷雨节前后，其花盛开约千余朵，
枝粗如椽，花大如盘，颜色不同，有红有白，形状各异，有单
有双，浓香四散，数里外犹觉香气袭人。”

汉牡丹园专建了一个小院，将七株汉牡丹和五墩芍药
用木栏围起来，并加了顶盖。其中有两株牡丹花开正盛，
丰盈的花朵密密匝匝，几乎将绿叶覆盖，而那些芍药尚在
沉睡，含苞待放。传说牡丹和芍药为一对仙女仙子所幻，
故相依相伴，次第开花。有学者研究核检，此处牡丹单朵
花复瓣竟达125瓣，委实令人惊叹。而且汉牡丹同株异花，
异地不活。据说，当年侵华日军曾企图将其移栽日本，百
般侍弄，但均告失败，无不枯亡，人们因此称赞牡丹宁死不
屈，有民族气节，在大家心中更是被罩上了神灵的光环。
汉牡丹所在之处，曾经是一小学院内，但没有一个孩子攀
折损毁，大家视之为神花，都怀有敬畏之心。

牡丹之名，大医李时珍这样解释：虽结籽而根上生苗，
可无性繁殖，故谓“牡”，其花红故谓“丹”。最初它的名字
却叫“鹿韭”“鼠姑”，是不是挺难听的？它原生于深山幽谷
间，鲜为人知，以药名载于《神农本草经》，因与芍药相似，
故又称为木芍药，俗呼牡丹，老百姓常视作荆棘刨回家当
柴火。南朝宋时，谢灵运在文集中言永嘉一带水际竹间
多牡丹，北齐的杨子华画牡丹也极佳，牡丹开始慢慢进入
人们的视野。牡丹从山野之花摇身一变为国色天香、花
中之王，据说是因幸遇了贵人武则天。某日，武则天回山
西老家省亲，游览一家寺庙，在众香精舍外的草地上，发
现有花奇异，芳香扑鼻，惊问上苑怎么没有这花啊？遂命

令移栽至皇家园林。也难怪，唐人段
成式说他翻阅隋代《种植法》七十卷，
花药中都没有牡丹的名字。还有一
个故事也与武则天有关：武则天冬月
游后花园，见百花凋零，一派肃杀，心
中烦闷，下旨次日百花都必须开喽。
次日她再游后花园，果然，百花盛开，
争奇斗艳，却唯有牡丹不肯违逆时令
曲意逢迎，武则天大怒，遂贬牡丹于
洛阳。然牡丹非但没有因此湮灭不
彰，反而因不畏权贵、劲骨刚心愈加
声名大盛。这故事自然属于民间演
绎，不过，花与人一样，貌美只是皮
相，须得有内在的气质和风骨才算真

正的美。
到了唐玄宗时期，牡丹之盛臻于顶峰。据《松窗杂录》

载，一日，唐玄宗在花园赏牡丹，问侍臣，谁的牡丹诗写得
好？侍臣回答，是李正封，有佳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
衣”。唐玄宗笑着对身边的妃子说，你去梳妆台前喝一杯紫
金盏酒，和李正封的诗就对应上了。由此牡丹就有了“国色
天香”的美誉。《松窗杂录》又载，一日，宫中沉香亭前牡丹开
得正妍，唐玄宗携杨贵妃月夜游赏，下诏特选来一众最棒的
梨园弟子听命，歌手李龟年手捧檀板，准备随乐一展歌喉。
唐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能用旧乐旧词呢？遂宣旨召
来翰林李白，李白的酒劲儿还没全醒，《清平调》三首援笔立
就，有名句迭出：“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
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沉香亭前的牡丹果然非
同一般，一枝上开两朵花，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
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

唐玄宗缔造了“开元盛世”，牡丹的雍容华贵与盛唐的
富庶繁荣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加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牡
丹走红势成必然。诗人骚客吟咏牡丹的作品也就如雨后春
笋遍地冒尖了，王维、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皆有诗
作，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
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唐人对牡丹的喜爱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白居易《买
花》诗中云：“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一丛深色的牡丹
花，价钱大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税赋。所以有老
农偶至花市，只能望花摇头兴叹了。《独异志》载，唐宰相裴
度酷爱牡丹，晚年因疾退隐，在永乐里休养，暮春之日抱病
游南园，牡丹却未开，他深感遗憾，叹息道，我不见花而死，
可悲啊，怅然而返。次日一早，有人报告，园中有一丛牡丹
花开了，裴度赶来赏花，三日后薨逝。真可谓牡丹花下死，
死而无憾了。

至宋，牡丹依然是人们的心头好。李格非在《洛阳名园
记》中说，洛阳的花种类甚多，其他花皆称某某花，只单以
“花”称牡丹，且凡花园没有不种牡丹的。许多文人喜欢牡
丹，如苏轼、范成大、陆游等，尤以欧阳修为甚。欧阳修作
《洛阳牡丹记》，被称为我国最早的牡丹专著，记述了牡丹
的花品、种类、风俗及栽培技术等。从中可知宋代牡丹的
两大极品——姚黄魏紫，被称作花王花后。春天里，洛阳
城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头上大都会插牡丹花，连街上挑担的
汉子亦如此。苏轼也曾头插牡丹，熙宁五年（1072），他在
杭州吉祥寺赏牡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人老簪花不自
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
钩。”其实这年苏轼还不到四十岁，并不老，他是自嘲且有
些难为情了。

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即便牡丹享有花王之尊，也不可能独霸天下。我
在一本书中看到，有人统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的花木
次数，梅高居第一，而牡丹只列第七。中国文化史也可谓一
部花史，不同的文人各有所好，如屈原佩兰、陶潜采菊、崔护
喜桃、周敦颐爱莲、林逋梅妻、郑燮嗜竹等，使文苑变成了五
彩斑斓的花园，并每每赋予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不光是文
人，普通人谁不爱花，尤其是不少女人，见了花走不动道，一
脸痴迷状。其实，人们赏花从来不单纯是因为花美——色
彩绚丽、姿态妖娆和气味芳香，而是潜意识中将其对象化、
人格化了，在观赏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心理与情感，花是
人，人是花，二而一了。

从汉牡丹园出来，时值正午，仍有车辆与人流儿鱼贯而
入。我不禁想起那个独爱莲的周敦颐所说的“牡丹之爱，宜
乎众矣”，果真如此啊。大众喜爱牡丹，是因“牡丹，花之富
贵者也”，其艳冠群芳的雍容气度、浓烈馥郁的富贵气象，正
暗合了太平盛世民众普遍性的精神寄寓。

波光粼粼的大运河，自西向东，穿过杨柳青古镇。清晨
的杨柳青像一幅未干的年画，墨色在石板路上洇开。春天里
的阳光，被沄沄而去的浪波揉碎在浮光跃金的华美中，拂堤
的杨柳将青丝浸入水中，随波摇曳。这运河已流淌了千年，
见证了多少兴衰荣辱，而今又目睹了这座古镇的新生。

我踏着青石板路，走进古镇的街巷。那些明清时期的老
宅院，灰砖黛瓦，飞檐翘角，依然保持着旧时的风貌。门楣上
的雕花，窗棂上的纹饰，无不透露出昔日的繁华。细看之下，
这些古建筑已被精心修缮，既保留了历史的厚重，又注入了
现代的活力。一家家文创店铺、艺术工坊、特色餐馆点缀其
间，为古老的街巷带来了勃勃生机。

古戏楼上，一阵悠扬的乐声响起，循声望去，见一群少年
正在古戏台上排练杨柳青年画题材的现代舞。他们身着改
良汉服，动作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融入了当代舞蹈的元
素。领舞的少女眉目如
画，举手投足间，仿佛要
唤醒年画中的人物。台
下几位白发老者频频点
头，眼中饱含欣慰。传
统与创新，在这里达成
了美妙的融合。

转过街角，走进一
家年画作坊。年画传承
人张老师正指导几位游
客体验年画制作。她手
法娴熟地演示着勾、刻、
印、绘、裱等工序，口中
讲述着杨柳青年画几百
年的丰厚历史。她指着
墙上一幅将传统年画元
素与抽象艺术结合的新作品说：“现在年轻人也爱这些年画，
他们把门神贴在新买的公寓里，说比什么装饰画都酷。”说这
话时，她的眼角眉梢盛满了自豪。作坊里，一个“90后”小伙
子正在设计一组以航天为主题的现代年画，火箭载着胖娃娃
正飞向月球。传统技法讲述着当代中国故事，木版与电脑制
图并存，古法矿物颜料与丙烯画材在文创空间里完成了一场
跨越时间的对话。数字技术不但没有稀释年画的神韵，反而
构成了一幅古老与现代对话的生动图景。

关帝庙旁有一家文创小店，门前吸引了众多游客，小店
主人是天津美院毕业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杨柳青创业，推开
那扇雕花朱漆木门，木窗棂将晨光筛成斑斓的万花筒，店主
正在往青瓷盘里码放手工制作的香囊、自创的具有杨柳青年
画元素的冰箱贴、手提袋、小夜灯，还有书法文创、国画文创，
这些具有国潮风格的文创产品，颇受年轻人喜爱。线香氤氲
间，墙上的杨柳青年画突然变得生动起来——“莲年有鱼”的
胖娃娃被印上了帆布包，戴虎头帽的童子举着“诸事顺遂”的
电子灯牌不停地眨着眼睛。那些被时光磨旧的民俗符号，在
年轻人的指尖重新生长出鲜活的肌理。

正午的古镇老街飘起芝麻的浓香。王记茶汤铺前，铜壶
嘴喷出的白色水汽在阳光下形成微型彩虹，第五代传人王大
姐手腕一抖，龙嘴大铜壶划出金色弧线，沸水冲开糜子面的
瞬间，甜香混着桂花蜜的气息猛然炸开。游客们举着手机围
成一圈，镜头焦点里，她手腕上的银镯与铜壶交相辉映，恍若
时光交错的光斑。

日影西斜时，一家小店里的非遗手工制作还在继续，你看，
那几个游客正在店主的指导下制作手工漆扇，一把扇子在水里
轻轻转动，流光溢彩的刹那，仿佛在演绎一场水上芭蕾，旋转、
跳跃，最终定格在绚烂的色彩之中，手工漆扇的制作过程便连
成了一段美妙的艺术体验。一张大桌子周边围坐了一群孩子，
他们在店主的带领下有的在制作手工穿串，有的在制作具有年
画形象的手工香皂，还有的在拓印勾描杨柳青年画。“90后”店
主说：“手工制作如同打开一扇多维成长之门，孩子们在完成作
品时收获的成就感，不仅让他们有了自信心，而且培养了他们的
专注力和对美的感知。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的童心得到了传统
文化的滋润和丰富。”

暮色初临时分，一个小铺暖黄的灯光次第亮起。这家小
店经营非遗香薰、古风特色茶器、木制小摆件、具有杨柳青年
画特色的水晶制品、十二生肖小饰品、古瓷片磨制的小项链等

文创产品。来自东北的
店主小李正在给一群外
国游客一边介绍一边演
示，一个法国游客正在试
戴银质发簪，小李灵巧地
为她挽了个惊鸿髻，铜镜
中映出一个古典美人，意
大利摄影师的快门声响
成一片。此时店内的多
种语言交谈声，恰似大运
河的流水，裹挟着东方美
学的吉光片羽，静静地流
淌向世界的许多角落，当
法国姑娘买走最后一支
竹节玉簪，门楣上的铜铃
轻响，仿佛千年前丝绸之

路的驼铃穿越时空而来。
华灯初上，剪纸技艺的第八代非遗传承人张老师正在店里

进行现场直播，百年剪纸技艺被解构成几何图谱，花鸟鱼虫、吉
祥娃娃的图案化作极简线条，跃动在红纸上，被做成有特色的伴
手礼。柜台后一位老人家一脸慈祥，笑着说：“老匠人教我们把
剪刀当刻刀用。”此刻她手中的红纸正在“生长”出机械齿轮的轮
廓，传统与未来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夜幕降临,古镇里的康养民宿更显魔幻——雕花窗棂透出
柔和的灯光，投影在院中的水景墙上，竟是一幅动态的“莲年有
余”年画，锦鲤在光影中游动。老板笑称这是“非遗数字化”，来
自北京的一个设计师感叹：“住在这里，仿佛睡在历史的书画里，
却又能触摸到当下的温度。”这样的民宿体验，正是杨柳青古镇
文旅融合的生动注脚。

当运河上的游船亮起灯笼时，我站在石拱桥上回望。垂柳
掩映的街巷里，青砖院落与玻璃幕墙相互映照，老茶馆的评书声
与咖啡馆的黑胶唱片乐声在暮色里交织。那些被年轻人重新编
织的文化基因，正沿着古镇的经纬线生长蔓延。忽然想起一家
小店墙上写的一句话：“所谓永恒，不过是无数个此刻的层叠。”
杨柳青的时光皱纹里，有着最新鲜的晨光。运河的水面倒映着
璀璨的灯光，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

这座被时光反复浆洗的古镇，就像一棵千年古树，老根深扎
泥土，新枝已触云端。当年轻的血脉在时光的褶皱里奔涌——
古老的基因与现代灵感的和鸣，正谱写着永不谢幕的传统乐章。

题图摄影：李志进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在村东头土崖下挖出一块拳头大的
红胶泥。泥块在掌心搓揉半日，捏成了个歪歪扭扭的梨形，
我在底端戳出三个小孔，对着孔洞鼓起腮帮子一吹，竟发出
闷雷般的嗡鸣。这声音惊得树杈上的麻雀扑棱棱飞，也在我
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原来泥土会唱歌。

后来在镇中学，音乐老师举着一只陶埙说，这是先秦乐
器。褐色埙体布满细密的孔洞，像被虫蛀过的老树根。我攥
着省下的早餐钱，买下了人生第一件乐器。每天清晨蹲在操
场杨树下练习，从“呜呜”的破音到能吹出《苏武牧羊》的苍凉
曲调，指腹被孔沿磨出薄茧。

直到花甲之年，我仍未见过比陶埙更朴素的乐器。今年
春天，陕北高原的槐花开得正盛，空气中浮动着甜丝丝的香
气。我站在延安宝塔山下，看着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涌而
过。谁能想到，就在这
片黄土层深处，考古队
挖出了中国音乐史上
的惊世发现。

延安博物馆新展厅
里，七支陶埙静卧在恒
温恒湿柜中。它们来
自新石器时代遗址，经
测年数据确认，年代集
中于公元前 3500 至公
元前3000年，属庙底沟
文化晚期。同类器物
在客省庄二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中均有发现，显示出黄河
中游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最年长的那支陶埙通体泛
红，埙体残留暗红色纹饰。经拉曼光谱检测，纹饰含朱砂成
分，推测其中可能掺有动物胶质。我凑近玻璃罩，看见埙腹
内侧有道半指宽的凹痕——这是先民拇指长年按压留下的
痕迹。
“这些埙出土时就摆在墓主胸口。”讲解员指向投影幕

布，复原场景里，老者平躺木棺，双手交叠捧着陶埙，身旁散
落着石磬、骨哨。监控镜头记录下开棺瞬间：当考古铲轻轻
拨开腐朽的织物，埙体表面钙质结晶在光照下呈现丰富的
色彩，令考古人员啧啧称奇。后来仪器检测显示，埙体内壁
附着层肉眼难辨的钙化物，正是这种特殊结构让沉睡几千年
的音符得以苏醒。

制作陶埙要先筛选含铁量高的红胶土，经反复揉制后置

于阴凉处缓慢脱水。坯体成型采用泥条盘筑法，之后借助木
制模具塑形。开孔最见功夫，要先用燧石片钻出小孔，再插进
鸟骨磨制的扩孔器，边旋转边用鹿角锤轻叩。我盯着屏幕上
旋转的陶坯，恍惚间似看见窑火映红的脸庞，听见骨锥与陶土
摩擦的沙沙声。

展厅尽头响起空灵乐声。一位年轻的演奏家捧着复刻的
陶埙，在吹奏据考古资料谱写的《原始狩猎曲》。7个音孔次
第张开，低沉的埙音化作鹿鸣虎啸，时而如猎犬追袭的急促，
时而似篝火旁的喘息。我的手指不自觉地跟着节奏颤动，仿
佛触摸到先民围猎时狂跳的脉搏。

隔壁展柜陈列着制作陶埙的工具：磨制光滑的鹿角棒、
边缘卷刃的燧石片，还有串在皮绳上的骨制扩孔器。这些粗
糙器具与现代陶艺工具并置，展现着跨越几千年的技术传

承。最令我震撼的是一
只儿童尺寸的陶埙，出
土自一个12岁少年的
墓葬，埙体刻着歪斜的
太阳纹——原来我们的
祖先，和现在的孩子一
样，也会在音乐中寻找
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离开博物馆时，夕
阳正为宝塔山“镀金”。
街边传来卖埙老人的吹
奏声，他脚边竹筐里躺

着几十个粗陶埙，每个都裹着层温润包浆。我蹲下身，指腹抚
过埙孔边缘的凹痕，突然明白了这些螺旋纹路里藏着什么：是
先民制作时掌心的温度，是祭祀时颤抖的指腹，是孩童练习时
沁出的汗水，是几千年来无数双手传递的密码。

当晚住进窑洞宾馆，我翻出压箱底的旧陶埙。月光透过
窗棂洒在埙身上，那些陈年污渍突然变得清晰可辨——是黄
河故道的风沙，是黄土高原的尘埃，是时光沉淀的印记。我
对着窑洞拱顶吹响第一个音符，浑厚音波在砖砌穹顶下回
旋，竟与白天听到的古埙旋律悄然重叠。此刻方知，真正的
音乐从不曾消亡。它化作黄土高原的沟壑，变成延河的波
浪，封存在陶土的纹路里，等待某个偶然的契机，在某个人的
唇边重新苏醒。就像此刻，我的呼吸与几千年前某位制埙人
的气息共振，黄土深处飞出的歌谣，始终在华夏大地的胸腔
里隆隆作响。

袁静，这位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其人生轨迹和
文学创作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她不仅
在天津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还在这里留下了她
文学创作的最初印记。

袁静，原名袁行庄、袁行规，1914年出生于北
京，193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她在组织安排下前

往天津宝成纱厂开展地下工作，这段传奇的革命经历为袁静提供了宝贵
的创作素材，她以此为背景写下《宝成纱厂的女工生活》一文，发表在党刊
《北方红旗》上。1935年，袁静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汉青年救亡协会
宣传团团长、“全国剧协”二战区分会理事等职。1945年，袁静赴延安文
协创作组工作，写下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她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将
革命话语融入作品内核，通过戏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成功实现了革命思
想的民间化传播。1949年，袁静与孔厥合作创作的《新儿女英雄传》更是
引起巨大反响，小说用民间形式塑造“集体的英雄”，并对民间英雄叙事进
行修正与超越，为后续“新英雄传奇”
创作提供了有益参照。

1957年，袁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
天津分会工作，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
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
1958年冬季，天津市委宣传部召集各
区局的宣传干部开会，组织编写《天津
工厂史丛书》，会议指出，天津具备编
写工厂史的优越条件，有众多历史悠
久、革命斗争历史资料丰富的工厂，以
及一批工人作者和通讯员可作为编写
力量。随后，市作协具体规划了《天津
工厂史丛书》的编写计划，提出了数十
个选题，涵盖了天津市多个知名大厂
及大型购物中心如劝业场等。袁静协
助编写了丛书中的一部《大地回春》，
小说以天津东亚毛麻厂为叙事空间，
构建起工人、国民党特务与资本家三
元对立的斗争图景。小说将工厂车间
转化为革命“战场”，机器设备成为罢
工斗争的武器，财务报表包藏资本家
盗窃国家资产的祸心，作品将阶级斗
争嵌入工业生产流程的叙事策略，既
延续了其上世纪30年代《宝成纱厂的
女工生活》的创作母题，又通过章回体
特有的悬念结构，强化了革命叙事的
戏剧张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救助流浪儿童
成为社会工作的重点之一。上世纪
50年代，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建立了以收容救助、教育矫治为
核心的流浪儿童帮扶体系。流浪儿童
收容教育问题引起了袁静的重视，她
深入集中收容安置流浪儿童的汉沽农
场进行实地采访，搜集到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
中篇小说《小黑马的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是她儿童文学创作的处女作，也
是她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破土之芽，荣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
一等奖。小说以流浪儿“小黑马”的改造历程为叙事主轴，构建了一个极
具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寓言。故事结尾，为了农场的机器不
被大火烧毁，“小黑马”不顾一切地扑向起火的汽油桶，导致自己多处烧
伤。这一英勇行为不仅展现了他对集体的忠诚与责任感，也象征着他从
流浪儿童到社会主义新人的彻底转变。从消极对抗到主动参与，从自我
放逐到价值重构，作家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个体在制度关怀下破茧成
蝶的成长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袁静将全部精力投入儿童文学的创作当中，创
作了《芳芳和汤姆》《众英雄和小捣蛋》《李大虎和小刺猬》《叮叮和当当》
等作品，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其中，《芳芳和汤姆》是一部具有鲜明
时代特征和教育意义的佳作，小说的创作背景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紧密相关，以中国小学生芳芳和美国小学生汤姆两位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少年儿童为主角，以二人的相识为起点，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
情节设置，如学习上的互助、生活中的摩擦与和解等，逐步推进故事的
发展，展现了中外儿童跨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融合，以及他们之间建立
的纯真友谊，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读者对多元文化的
理解和尊重。

天津，这座与袁静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不仅见证着她的革命历程，
更滋养着她的文学创作。从宝成纱厂女工罢工风波到《新儿女英雄传》的
集体英雄赞歌，从汉沽农场流浪儿童改造到改革开放后的跨国文化碰撞，
袁静始终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将社会变革融于文学创作当中，用几十载
笔耕不辍的实践，在红色经典与儿童文学两个领域间架起桥梁，使革命话
语通过工厂机器的轰鸣与农场少年的蜕变，真正实现了“从民间来，到民
间去”的文学使命，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触摸古镇的年轻心跳

杨柳

会唱歌的泥
诸纪红


